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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交基因、亲近性传播与新叙事机制∗

袁 冬 琪　 　 　 詹 绪 武

摘　 要：当下，主流专业媒体深度接入自媒体传播，强化了传播力和影响力。 自媒体社交基因的嵌入，加速了媒体

传播方式的转型与新叙事机制的型构。 与传统媒体传播偏重全能视角的客观性叙事不同，自媒体采用多元的亲近

性叙事，第一人称叙事成为其重要特征。 “我”叙事源于“人人即媒体”的自叙性叙事机能，具有亲和、对话和“我在

场”的交互优势，这种深植社交基因的叙事方式重塑了叙事和传播机制。 情绪极化、强化焦虑和“后真相”绑架，是
自媒体亲近化叙事需要防范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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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移动化、视频化、智能化传播语境中，以社交基因为内

核的自媒体，以其关系深嵌的势能，赋予公众传播权，也导致

了媒介资源重组和权力转移。 主流专业媒体也全面介入这

一领域，通过自媒体发掘用户、贴近用户、优化资源、提升传

播力，探索媒体融合转型的有效路径。
从叙事学角度看，专业媒体与自媒体的嵌套和互构，是

不同信息认知和叙事图式的互嵌和调适过程。 与传统专业

媒体专注客观呈现事实不同，自媒体偏向彰显个人风格、注
重情感和交互的自我表达，并由此形成新的叙事方式和结构

模态。 其中，以“第一人称”叙事为主导、重视亲近性传播与

故事性报道的结合和互动，成为自媒体的主要传播方式。

一、自我出场与社交赋能的传播逻辑

　 　 从 ＢＢＳ 到论坛、贴吧、博客，再到微博、微信公众号和客

户端运营号、直播平台，自媒体的发展日益机制化、多元化。
目前火爆的视频日志（Ｖｌｏｇ）和网络直播表明，自媒体已从边

缘性传播进化为主导性的传播力量。 自媒体技术和功能不

断迭代，深度颠覆了既有的“演讲式”大众传媒的传播逻辑，
形成亲密性、对话性的传播样态。

１．自我言说和出场的传播“点位”
自媒体偏重“自我言说”、自我出场、自我展现，是人与人

交往关系在网络的直观体现，具有天然性的社交趋向。

依托和寄生于网络平台的自媒体，运营低门槛、低成本、
低风险，在用户广泛、自主性参与中形成巨量、多元的社交性

集群。 通过亲密性关系社群———粉丝群，建构传播的聚合力

和发散力，提升用户关系黏性，是自媒体运营的基本特点。
自媒体的信息、意见和知识传递，延伸了“爆料”“曝光”

“晒”“吐槽”“直播”的原初交流逻辑。 以“我”为基点，锚定

“人设”（媒体的人格化角色设定），通过人格性传播疏通关

系线路，用“爆款”抓取受众注意力，强化与受众的社交关系，
是其运营的主要方法。

自媒体的自叙事、平民性叙事和“圈子”叙事，决定了其

叙事视角和叙事框架一般表现为“我”在场的言说和个体层

面的微叙事、迎合受众的消费主义叙事以及动员公众的情感

叙事等①。 去除传播的中间环节，“我”直接出场，用“第一

人称”叙事视角与受众（用户）直接交流，成为自媒体叙事的

基本点位。
２．自媒体“小叙事”与社交勾连

自媒体偏向“小叙事”和生活化叙事的选题和内容。 一

方面，自媒体以日常生活、话题和草根性关注为选题和内容；
另一方面，自媒体往往将叙事主题转移到当下流行和热门的

话题，并在彰显自我个性、凸显个人情感和感觉②的话语和

文本建构中，采用“我”的视角，原生态记录与展现日常生活

和情绪，以亲历性的自叙事表达所见、所闻、所思、所感，通过

收稿日期：２０２０－１２－２１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百年传播话语体系变迁研究（１９１９—２０１８）”（１８ＺＤＡ３１５）。
作者简介：袁冬琪，女，英国谢菲尔德大学新闻学院硕士生（谢菲尔德　 Ｓ１０ ２ＴＮ）。

詹绪武，男，郑州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新闻学博士（郑州　 ４５０００１）。

８６１



情感化连接强化用户的代入感。
在叙事方式和传播结构上，自媒体偏重个性化传播。 雷

蒙德在《大教堂与集市》中指出，传统的大众传播属于“大教

堂式”，即“少对多”———少数人对多数人的传播；自媒体的

传播属性则属于“集市式”，即“多对多”———多数人对多数

人的传播。③在“集市”中，关系性和场景性的“窄播”和“互
播”更具优势。 同时，在信息超载的传播环境中，自媒体强化

与受众的关系性叙事，通过“我”与“你”相互体察、对话等移

情方式唤醒受众的注意和认知，提高触达受众的效能。
在传播线路和叙事展开上，自媒体偏重“全程”传播：打

通前台和后台内容运作的界限，通过自我民族志的方法，展
示写作者日常生活，人格化表达、展示与叙事相关的后台内

容和在场情境，构建与受众一起“亲历”事件的陪伴效应；通
过“我”与“你”之间的平等对话和互动，拉近与受众的距离，
如“日记体”“书信体”“对话体”“聊天体”“问答体”的盛行，
形成“我出场，我导引，你在场，你参与”的关系链和传播场

景，促成了亲近性叙事及其话语建构。
３．互动性叙事与传播规则裂变

当前，主流专业媒体的主要困境是触达受众的渠道失

灵，要打通渠道，就要对最大变量———自媒体平台和通道进

行适应性创新，嵌入和整合自媒体资源。
其一，在新闻推送中转化以往惯性的“喊话”思维和“教

化”思想④，改为亲和性的对话交流语态，以聊天式互动为基

点，通过“我”发起话题、展开对话，寻找共同的意义和价值空

间。 《人民日报》“侠客岛”微信公众号等自媒体的探索最为

突出，他们一般用频率极高的“我”“我们”唠嗑式语句，形成

拟“人际交往”对话场，营造与用户的朋友关系。
其二，转化以往“以事实说话”的客观性思维，偏重“情

感召唤”的主观性思维，即用情感和意义共享的方式展开叙

事。 以“我”的平视性视角建构“直观性”关系，并以“情感的

透明性”来捕获受众、贴合受众。 采用“情感现实主义”立场

将个人经历投射到整体叙事情节上⑤，基于自身立场、经验

和情感展开叙事，建构原生态的传播关系。
其三，转化大众媒体的“远距”全景性叙事，注重近距、在

场性叙事，尽量在场告知“我”怎么发现、发现了什么，让用户

与“我”一起去寻找、发掘事件。 各类成功的自媒体标题中，
“我”的字样屡见不鲜，表现力与亲和力并行，使读者对内容

的亲昵度上升，价值共鸣感扩增。 在短视频和直播的自媒体

传播中，在场性和自我表演性更为突出，进一步强化了“我”
出场传播点位，海量的日常生活类短视频大多是这种方式运

作的。

二、“第一人称”叙事和亲密传播方式

自媒体叙事有两个维度：一是记录普通人的行动和日常

生活。 这种故事记录人在生活里寻觅意义和目的时的行为、
动机、感情，它们帮助人理解自己在世界里的位置。⑥二是突

出叙事形式、叙事话语和叙事主题的亲和性。 通过对话式、
聊天式等“我与你”共情的视角展示内容，呈现出新的传播面

貌。 亲密性选题和亲密性叙事互相耦合和相互建构，构成了

自媒体传播的动力。
１．“圈层”切入和“破圈”传播

有效嵌入圈层传播，通过“情缘” “趣缘” “学缘”等建构

社区和社群，是自媒体直达用户的路径。 自媒体的圈层具有

亲和性的潜在优势，但要把它转换为现实优势，则需深度进

入用户，在切入圈层的同时进一步解决“破圈”问题。 机构化

自媒体经营者在嵌入微博、微信公众号、客户端（如头条号、
抖音号）的端口时，除算法支持外，还需要强化社交基因，利
用社交性话语和文本建构，扩张亲近性传播的路径。 比如，
微信是基于强关系维持的社交性应用，用户互为好友才能通

话交流。 而微信公众号具有媒体性质，传播者与用户的接触

较为短暂，发生频率少于朋友圈直接对话，亲密度比微信好

友低得多，其优势是通过微信平台对微信朋友圈病毒化传播

和扩散，随着留言、评论、点赞、收藏、打赏、转发等，其强链接

的趋势不断加强。 自媒体经营者会及时根据受众反馈调整

传播方式和话语结构，通过“我”与“你”对话方式与读者互

动，引发用户关注，增强用户黏度。
当下，基于算法和私人定制的客户端自媒体的用户匹配

相对精准，但要在激烈的竞争中直达用户，建构圈层黏性和

破圈传播，面临着算法泛化后的渠道拥塞困境。 自媒体“入
圈”的核心是圈子的“活跃度”和“聚合性”，即让找到的用户

社群轻松地聚集在一起，在圈子中经常性、活跃性地交流。
亲和地切入圈子，通过内容爆款和用户关系扩张实现破圈传

播，强化传播力和影响力，已经成为自媒体内容运营的秘诀。
这种用户在场沉浸、互动的传播，将泛在的“我与你”朋友式

陪伴性结构，内嵌于文本的对话性叙事中。
深度接入和嵌入自媒体，是专业主流媒体转型的重要路

径。 这必然要求接纳自媒体的传播逻辑和叙事规则。 传统

媒体的资讯传播中，除现场报道外，“我”这个主观感的话语

较少出现；而自媒体大多扬弃了中立立场，采用主观视角，表
明资讯传播者的在场性和关系性，以“我”的视角展现事件，
公开自己的立场、情绪、观点和看法，与受众建立起谈话性的

亲密关系，拉近与用户之间的距离。⑦让受众“站在紧密朋友

和超级有趣的作者和思想者的肩膀上阅读”，变弱关系的线

上传播为传受双方的深度互动的强连接，将“他者视角”转变

为“主体视角”的方式，减少了信息传播的间离感。⑧例如，
“侠客岛”针对当下热点事件和重大问题，以平视性的角度，
多以“岛叔”“岛妹”（潜在的第一人称）身份发声，在理性加

持下对核心信息进行对话性传递，用情感交流强化“亲密关

系”，形成持续的“爆款”效能。
２．“原生态”内容生成的关系价值

改变了内容生成形态的用户生成内容（ＵＧＣ），即以任何

形式在网络上发表由用户创作的文字、图片、音频、视频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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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性内容，是新兴的网络信息资源创作与组织模式⑨。 移

动、智能传播时代，人们可以随时、随地、随心登录自媒体平

台发布内容；自媒体平台为鼓励原创，纷纷推出广告收入补

贴机制、原创补贴等策略。 补贴的高低与阅读量等指标的高

低挂钩，自媒体平台中用户的内容生成机制更加成熟。 在内

容红利驱使下，以交友、共享、娱乐、资讯交流为初衷的社交

因素构成自媒体的底色。 在追求互动参与、具有代入感的传

播中，“我”叙事传播成为自媒体海量集合内容的枢纽，叙述

方式也以平民化视角和同理心展开。 专业主流媒体也“开门

办媒体”，强化自媒体运作机制，把用户内容生成和集合作为

重要支撑，接地气展开新媒体传播。 自媒体平台公开向读者

征集内容，既满足了用户的自我表达需求，又保证了内容的

生产力。⑩用户生成内容表达自由、多元，信息来源也很丰

富，但用户的视界相对有限，只能在其所限的区域和视域内，
以“我”所看到的现实作为切入点。 这些原生态叙事固然有

不足之处，但与公众的心理接近、与自媒体的互动需求贴合，
“日记式”“聊天式”“在场即视感”叙事成为自媒体平台推文

的主要方式。
用户生成内容是社交传播的根基，从叙事学角度看，间

接叙述（“第三人称”叙事）比直接叙述（“第一人称”叙事）少
了对原始事件的还原性。 “原生态”的自媒体话语，在很大

程度上补偿了这个问题，“我”叙事实现了对话题、事件和场

景的还原，加权“我们”“我与你”交流方式，形成良好的情感

体验、关联体验、场景体验和参与性体验，激活叙事的吸引力

和关系活力。 这一趋势也带动主流专业媒体报道的变革。
从议题设置到内容表达，适应自媒体传播的“我”叙事，追求

原生态“对话感”，轻化宏大叙事的沉闷和重压感，成为其重

要环节。 例如，央视《主播说联播》Ｖｌｏｇ 以主播“我”开辟与

《新闻联播》并行、对标配合的人格性传播，这种“第一人称”
叙事亲切、活泼、原生态，不仅在内容创意与受众兴趣上深入

挖掘，强化内容的原生态分量，而且依靠主播与栏目的影响

力，树立了亲民人设，提高、维持与用户间的黏性，促进新闻

内容的“燃”传播，形成“网红”效应，获得公众的追捧。
３．与受众“在场交流”的共情感

共情是理解和分享他人的情感状态和情境。在共情传

播中，以中介物桥接不同的传播主体，让彼此“心通”是关键

环节，即以引发传播主体产生相同或接近的情感态度的客观

事物为中介，使传播双方见之动心、会之起意、触之生情，有
效促成传播双方共通的意义空间的形成，是“心通”的重要媒

介和载体，也是共情传播中的“决定性符号”。有效激发用

户的情感尤其是把握用户普遍的情感结构，在议程设置上要

以生活化视角建构与受众共在的传播要素、场景和氛围，激
发粉丝的分享本能与参与度，牢牢黏住用户。

微信公众号等自媒体，是新媒体矩阵中最具有社交性的

“单元”，与微信群的社交对接已经成为扩展渠道，打通传播

终端，抓住大众传播中看不见的、“消失的受众”的有效手段，

病毒性传播和爆款逻辑都因此而来。 饱受受众流失之苦的

专业媒体也高度重视自媒体的传播效能，通过嵌入、调适、收
编、驯化自媒体，展开柔性、亲密性传播，展开通俗化、解读

性、交互化传播，注重“我”视角的叙事，强化及时反馈联动的

再传播，强化传播者的在场感，做接地气、聚人气的新闻。
专业主流媒体新媒体矩阵的文本多元化战略，目的在于

整合传播，其要义是通过多点、多层次传播触达受众。 他们

多以“我”叙事为杠杆，在引流自媒体的同时，通过自媒体锚

定二次、三次传播落点，强化共情性叙事机制建构，拓展社交

传播新路径。 而大量“做号”的自媒体，则以抢鲜度、炒热度

的技巧，大量编改现有的信息资源，以“我”的视角来出新、出
奇和卖萌，在情感上强化与用户的关联，也注意及时与用户

讨论、交流与互动，通过“对话”掌握受众心理，巩固与受众的

亲密关系。 充满在场的人情味和共情性感染力，是自媒体扩

张关系黏性和传播能量的内生优势。

三、后真相之维：“我”叙事的局限

在移动互联网和社交化、智能化传播环境中，机制化自

媒体已经成为重要的传播资源，并越来越具有主导传播格局

和叙事逻辑的渗透力。 自媒体中的“我”叙事，为媒体的亲近

性传播开辟了一条有效路径，在一定程度上将成为主流专业

媒体报道的重要机制。 但蕴含其间的过度颠覆和失控，也存

在问题和隐忧。
１．煽情化与伪劣资讯泛滥

亲近性传播在选材上偏向“小叙事”———即以“我”的视

角记录公众的日常生活、行为和情感，内容片段化，偏重于兴

趣和意义共享，注重“内心体验”。 这在现场报道、话题新闻

和情感报道中是有效的；在“一次策划，一次采集，多元生成，
多媒传播，多次传播”的新传播语境中，作为再传播的方法，
对信息做出个性化解读和评述，也是有用有为的。

但是，一些自媒体传播在这方面走得太远，带来了严重

问题。 碎片化、片面化、低俗化、煽情化传播，导致偏离真实、
割裂舆论场的伪劣资讯泛滥。 如咪蒙的系列爆文，通过猜测

性、片段性、片面化事实来粗暴发泄，挑逗人的情绪以获得文

章的转发，进而获取爆款利益的内容策略和叙事套路，把这

种趋向推向了极端。 还有不少顶着“百万阅读量”、实则“标
题党”的自媒体，以“我”叙述视角为煽情点，大肆制造“爆
文”捕获流量，传播信息不做实地考察，不求真实准确，凭“套
路”“洗稿”、抄袭，曲解、伪造事实，内容低质、煽情，失实、浮
夸成为常态。 个别主流专业媒体，缺乏辨识力，对此一味盲

目跟风和模仿，带来了不少问题。 这种靠标题党和“我”叙事

催熟的煽情化“爆文”偏向，需要有效防范。
２．叙事偏向和后真相之困

自媒体通过“我”叙事的方法，传播片段化、具象化、情感

化的资讯，使文本通俗易懂，便于受众理解和参与。 平视性

情感互动的叙事结构，改善了传统媒体的“高冷”叙事，扩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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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亲近性叙事的传播势能。 但同时也要注意，“诉诸情感与

个人信仰比陈述客观事实更能影响民意”的“后真相”困局，
与自媒体正相关。 逐步模式化的“第一人称”叙事，如果失去

公共理性的制约，其负效应也很突出。
从叙事学角度看，“第一人称”叙事与可靠性叙事之间的

张力较大。 一般来说，叙事功能独立于人物功能运作时，叙
述是可靠的；人物功能和叙事功能相互依赖运作时，叙述的

不可靠性几率大大增强；尤其因叙事者的主观性而影响对事

件的再现时，作为中介的叙述是不可靠的。 在虚构性叙事

中，不可靠叙事是一种提高文学魅力的手法，而在新闻叙事

中，不可靠叙事则是对真实性的致命威胁。
表面看来，海量自媒体通过社交平台提供了多元化信

息，但这种多元化如果以情绪感染包装、批量性的“吸睛”
“猎奇”消息产出，则是同质化的、缺乏可靠性和真实性的，反
而加重了公众的认知偏差，强化了“回音室效应”，非但不能

使网络空间走向开放、包容和净化，反而使其愈加封闭。 情

绪替代了真相，甚至被当作“真相”引发社会焦虑，导致舆论

极化。 如《一个出身寒门的状元之死》一文，以“我”的愤怒

和悲情叙述一个失实的故事，把非理性的“第一人称”叙事推

到了极端程度。
３．信息晕眩和“天书”效应

在海量的新媒体信息包围中，公众需要的有用信息却十

分匮乏，研究者称之为“信息天书”状况。 自媒体以“我”的

视角在信息超载的环境中，对位公众需要，对信息进行贴近

性解读，不失为一种破解方式。 但是，如果过度做主观性解

读，观点表达和对事实的猜测占据了信息空间，会加剧“信息

天书”困境。 情绪化的“自嗨” “自黑”和“自爆”叙事，奇趣

化、娱乐化传播，“低级红、高级黑”运作，会扭曲和遮蔽信息

传播，加重公众的信息晕眩、情绪偏执和认知盲视。
在重大事件和重大议题传播中，过度的“第一人称”主观

性叙事，会进一步激化“众声喧哗” “鸡同鸭讲”困境和舆论

场割裂，强化圈子传播的极化倾向，导致共识性传播的衰减。
例如，让人诟病的“青年大院”系自媒体，用一种对冲式写作，
用人格分裂的方式，编造和裁剪事实，展开无底线的煽情。
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竟然同时发出《武汉的悲剧，我在日本

看了遍重播》《疫情中的日本，不全是你想象的那样》 《不要

出门，不要唱赞歌，不要忘记正遭受的苦难》等文章，用所谓

的代表“左中右”不同群体的主观性解读视角，恶炒武汉新冠

肺炎疫情治理信息，挑动社会焦虑，极化社会情绪，撕裂社会

舆论。
缺乏理性和节制的“我”叙事，即使用于评论性和意见性

传播中，也会导致情绪极化。 “我”的视野毕竟相对狭窄，只
有从公共性角度去考量，意见和观点才可能相对理性和公

正。 如果过度用于资讯性报道中，会导致内容失实、流言泛

滥和媒介公信力的丧失。 自媒体“我”叙事是有其“小叙事”
适用性范围的。 在小叙事中，理性和节制也十分重要。 主流

媒体的自媒体传播，“第一人称”叙事更要慎重，不能只注意

新闻的情感性和趣味性，而忽略新闻传播的严肃性和公信

力。 在面对重要政治信息和重大公共事件时，一旦信息失真

和失灵，就会酿成祸端。

四、情感公正与“对话性”叙事基准

在社交传播成为主渠道的传播转型中，贴近社交端口，
强化社交基因，注重情感召唤，贴近用户，强化“入圈”和“破
圈”的社交传播是专业媒体传播创新的取向。 在自媒体主导

性传播地位进一步强化的情况下，“第一人称”叙事将进一步

机制化。 这是媒体强化受众思维、找到受众、留存受众的必

然选择，是主流专业媒体与受众交往，寻找共同意义和价值

空间、强化关系黏性、提升传播力的重要途径。
１．客观性原则与叙事机制变革

自媒体“第一人称”叙事，或者从关注人们的日常生活话

题进入，或者从关注个体社会意识和社会心理的微观话题展

开，扩展新媒体故事性传播和对话性传播的潜质，并以“小叙

事”为杠杆，扩展和活化政治、经济、文化等宏大主题叙事，以
“口口交流”的原生态和平视性视角，用共情性对话的亲近性

传播提升传播力和影响力，这被证明是可行的方式。
但是，真实是新闻的生命，传统媒体客观报道的专业性

传统，是以“第三人称”全能叙事视角为主，即记者或作者在

报道时力求与主观性无涉，客观、准确、公正、全面地展现事

实，底线是“用事实说话”，对“我”跳出来说话保持警惕。 从

本质上讲，“第三人称”的全能视角叙事，可以消减感情或情

绪的干预，报道的事实可以接受公共性检验，被认为是重要

和宏大主题的可靠叙事方式。 但是，这种叙事方式也削弱了

信息传播的亲近性和可读性。
体察用户心理，采用“我”的视角选题、叙事，合理运用

“我”与“你”的对话性，是自媒体亲近性传播的天然优势。
但是对其局限、问题和弊端也需要正视和警惕。 这需要加强

自媒体平台的监管，更需要媒体自律和提升专业素养，需要

对“第一人称”叙事进行理性节制。
２．建设性、透明性与公正传播

（１）强化新闻事实审核机制，把住自媒体报道底线。 当

下，一些自媒体平台严控以“我”为标题的稿件，这对煽情化

的标题党有一定制约作用，有较好的示范性价值。 但是“我”
叙事与社交媒体的对话功能紧密相连，当下短视频和直播的

自媒体多以现场性和亲历性的角度展开传播，“第一人称”是
其立足点。 “我”视角叙事是社交传播规律性的表征。 以

“第一人称”为叙事主体，既能带来主观性极强的效果，也能

使故事更加吸引人。 问题是如何有效管控弊端，尤其是歪曲

事实和叙事片面化的弊端。 因此，必须在后台数据库自动审

核的基础上，强化人工二次审核，强化第三方平台事实核查

机制。 应做到事前审核与事后审核并重、他律与自律并重，
完善自媒体内容的信用制度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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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以建设性新闻为导向，锚定“第一人称”叙事基线。
建设性新闻是以事实论证事情是如何发生的，提出有效的解

决办法，做出回应社会问题的、严谨的、基于事实的报道。 从

告知信息到参与对话、推动社会发展，赋予新闻信息以社会

意义和公共价值。 建设性新闻作为一种强调问题解决导向、
凸显发展理念、弘扬正向价值的理论和实践体系，倡导建设

性和发展性的报道框架，对于当前进入“后西方” “后机构”
“后真相”时代全球新闻业的角色重塑和价值重构绘制了新

的路线图。 重视协商性对话，要求持强烈的对话、参与意

愿，既不漠然疏离、“退回个体”，亦不固守个体偏好，其评价

的核心标准在于从采访到叙事是否有助于促成公共讨论而

非陷入疏离或对抗。 从这个基点出发，建设性新闻思维可

以较好把控和引导自媒体“第一人称”叙事在理性和公共性

的框架内运行。
（３）强化新闻的透明性，保障“第一人称”叙事的诚信。

“第一人称”叙事与情感叙事、观点新闻是如影随形的关系，
它们因带给人们高目击感、高卷入度的“感知真实”而受到推

崇。 其营造的“参与”性和“对话”性，对媒体直接触达用户、
形成亲密关系有实效。 但其资讯和情感操纵的“黑箱”效应

也特别突出，这也是当下公众对自媒体诟病、不信任的主因。
新媒体提供的技术可能性，可以使对话和参与建立在更加理

性的基础之上，对于社交媒体、自媒体等媒体形态来说，对外

透明和开放本身就是其安身立命之本。 新闻透明性原则

主张媒体应该对公众诚实，“将动机、愿望和意图全面地展现

出来以供检视”，强调新闻生产的后台、背景、过程、标准、信
息源等内容的公开。 自媒体以“我”为视角的主观性既然不

可避免，倒不如公开地、诚实地承认它，并自我揭露一些主观

偏见的来源，比如自己的身份、背景、利益关联等，保证新闻

报道的可信度和真诚度，防范报道的煽情化和非理性化。
总体上看，注入社交基因的“第一人称”叙事必须以“情

感的公正”为基准，在公共原则的引导下展开，即持有普遍性

立场，反对充满偏见的情感和对任何人的情感歧视，以关爱、

尊重、对公共理性的忠诚、同情，维护“第一人称”叙事为表

征的自媒体机制化传播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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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ｏｗｅｒｆｕｌ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ｏｆ ｎａｒｒａｔｉｏｎ， ＂Ｗｅ ｍｅｄｉａ＂ ａｄｏｐｔｓ ｍｕｌｔｉｐｌｅ ｃｌｏｓｅ ｎａｒｒａｔｉｏｎ ｍｅｔｈｏｄｓ， ｔｈｅ ｆｉｒｓｔ ｐｅｒｓｏｎ ｎａｒｒａｔｉｖｅ ｗｉｔｈ ＂ Ｉ＂ ｂｅｉｎｇ ｉｔｓ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ｆｅａｔｕｒｅ． ＂ Ｉ＂ ｎａｒｒａｔｉｖｅ ｏｒｉｇｉｎａｔｅｓ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 ｎａｒｒａｔｉｖｅ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 ｏｆ ＂ ｅｖｅｒｙｏｎｅ ｉｓ ｔｈｅ ｍｅｄｉａ＂ ， ａｎｄ ｈａｓ ｔｈｅ ａｄｖａｎｔａｇｅｓ ｏｆ
ａｆｆｉｎｉｔｙ， ｄｉａｌｏｇｕｅ ａｎｄ 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ｖｉｔｙ ｏｆ ＂ Ｉ ａｍ ｐｒｅｓｅｎｔ＂ ． Ｔｈｉｓ ｋｉｎｄ ｏｆ ｎａｒｒａｔｉｖｅ ｍｏｄｅ ｄｅｅｐｌｙ ｒｏｏｔｅｄ ｉｎ ｓｏｃｉａｌ ｇｅｎｅｓ ｒｅｓｈａｐｅｓ ｎａｒｒａｔｉｖｅ ｄｉｓ⁃
ｃｏｕｒｓｅ ａｎｄ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 ｐａｔｔｅｒｎｓ． Ｅｍｏｔｉｏｎａｌ ｐｏｌａｒｉｚａｔｉｏｎ， ｓｔｒｅｎｇｔｈｅｎｉｎｇ ａｎｘｉｅｔｙ ａｎｄ ｋｉｄｎａｐｐｉｎｇ ｏｆ ＂ ｐｏｓｔ－ｔｒｕｔｈ＂ ａｒｅ ｔｈｅ ｐｒｏｂｌｅｍｓ ｔｏ
ｂｅ ａｖｏｉｄｅｄ ｉｎ ｔｈｅ ｉｎｔｉｍａｃｙ ｎａｒ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Ｗｅ ｍｅｄｉａ＂ ．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Ｗｅ ｍｅｄｉａ； ｓｏｃｉａｌ ｇｅｎｅｓ； ｃｌｏｓｅ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 ｔｈｅ ｆｉｒｓｔ ｐｅｒｓｏｎ； ｔｈｅ ｎｅｗ ｎａｒｒａｔｉｖ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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